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-3

般若波羅蜜，最尊最第一！解脫之所依，諸佛所從出。
「般若波羅蜜」：般若為音譯，義為智慧．妙慧或空慧。其實前五度，如缺般若的空慧，即不能成為波羅蜜也。

故唯有般若，才能真正到彼岸也。到何彼岸呢？

一是解脫的彼岸，故曰「解脫之所依」。以此而言，般若乃三乘共法也。

一是「中道」的彼岸，故曰「諸佛所從出」。以能證得「中道」故，般若方為大乘不共法。

現證由修得，修復由思聞；善友及多聞，實為慧所依。
「現證由修得，修復由思聞」：故不只聲聞乘者當學般若，當證般若。菩薩乘者，亦當學般若，當證般若。

非知空而不證空；以如不證空者，但是泥菩薩爾，自身尚難保，云何能度他？

然證空者，未必墮於消極無為．焦芽敗種也。

至於如何證得？由修而證。而修者，又從聞思而確認。

簡言之，從聞．思．修，而能證得也。

「善友及多聞，實為慧所依」：於是就聞而言，即得從「善友相攝」，才能「多聞熏習」也。

「善友相攝」在修行上，有幾種意義：一．依善友故，得親近明師．善知識。二．依善友故，能堅持道心，勇猛前進。三．依善友故，能勸過防非，共享法益。

其次，「多聞熏習」在修行上，也有幾種層次：一．視野要廣，兼得觸類旁通之效。二．解行要深，探得核心要義。三．能一以貫之，中道不二也。

般若本無二，隨機行有別；般若諸經論，於此最親切。
「般若本無二，隨機行有別」：廣義的般若，是指佛所說的一切教理。雖然為隨機示教．對症下藥故，而略有相法的差別，但本質上卻是一致的。

「機」是指眾生的根器不同，「行」是指修行次第的差別。

緣此而有大乘三系及中國八宗的不同。

「般若諸經論，於此最親切」：這當是就作者─印順法師而言。

以跟《般若》有關的經典，及闡釋．申論般若要義的論典─如龍樹菩薩的《中論》．《七十空性論》．《十二門論》．《大智度論》，及提婆的《百論》，公認乃依《般若經》而作論，並確認一切法空者。

所以這對般若學的解行來說，可說是最親切的了！

諸佛依二諦，為眾生說法：依俗得真諦，依真得解脫。
「二諦」者，世俗諦與勝義諦，也簡稱為：俗諦與真諦。

世俗諦者，一切世間上的相用．語言．技術．學說等，皆是也。

一言以蔽之，不過是從「假名」而建立起種種「因．緣．果．報」等關係。

勝義諦者，於「因．緣．果．報」等的存在與變化中，確認其為「無常．無我．性空」的本質。

「依俗得真諦，依真得解脫」：從深入俗諦中，即能悟真諦。非於俗諦外，別有真諦。

然也唯有悟得真諦，才能證得解脫，和趨向更圓滿。

世俗假施設，名言識所識。名假受法假，正倒善分別。

於此再進一歩分析，前謂的「世俗諦」。

世俗諦者，取相而分別也。然相者，狹隘．侷限．幻化．迷離爾！如常謂的「見樹不見林」。

甚至世俗諦者，不只是「取相而分別」爾，竟以「個體見」「實有見」而認知也。

故次為不同的個體，建立不同的名號！

「假施設」，即假名也。佛法何以稱這些世俗的名號為「假名」呢？

以「名不符實」故，稱其為「假名」！

云何「名不符實」？

實相為不常不斷，非一非異；假名則非常即斷，非一即異。

或有名而無實，如龜毛兔角．石女兒等。或有實而無名，未命名，或不知其名。

有時名雖同，而境乃異；也有時名雖異，而境卻同。

「名言識所識」：以上雖「名不符實」，但我們還是得透過「假名」，才能去認識．區別世間諸相；甚至內在的思惟．判斷，也得透過「假名」，才能運作也。於是乎，我們所認知的世間，其能不假嗎？難上加難！

「名假受法假」：故假有三種層次：一．名假，如前述。二．受假，內覺得有我，外覺得有客觀的世界。三．法假，以「個體見」「實有見」而去認知的法。

「正倒善分別」：對真假或正倒，當善巧去分別：1.世俗的假或倒，如夢．陽焰．水中月等；2.世俗的真或正─世間善法；3.佛法的假或倒，一切假名；4.佛法的真或正，性空．無常．無我等。

自性如何有？是觀順勝義。
雖《中觀》乃以破「自性見」，方為了義。但在世間上，用「自性」的名相 去形容的卻不多。

在中國卻多以「本元」「無極」而稱呼之，意指這宇宙最初的源頭，或形成宇宙最根本的元素。如所謂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？

「是觀順勝義」：以此而作的觀察．思惟．抉擇，是順於勝義諦，或順於究竟義。何以故？以逆向思想，才能逼進源頭！

苦因於惑業，業惑由分別，分別由戲論，戲論依空滅。
於是乎，以「逆向思想」的方式，來探究生死的源頭，到底是什麼？

「苦因於惑業」：苦者，生．老死也。惑業者，愛取有也。在十二緣起中，乃謂：生老死，從「愛取有」而來也。

「業惑由分別」：愛取有者，乃源「妄識」而有。因妄識而有分別也！

「分別由戲論」：那妄識又依「無明」而有─故戲論，即指無明爾！

「戲論依空滅」：而無明者，唯有以「空」才能滅除之。至於「空」到底是什麼？待以下才申論之：

諸法因緣生，緣生無性空；空故不生滅，常住寂靜相。
諸法乃從眾因緣而生，此中又分兩種：一．是前後的變化，如種子．發芽。二．是相待而成就，如大小．長短等。

然既從緣而生，即必「無自性」；無自性者，又稱為「空」也。

云何從緣而生，即必「無自性」？

1. 既從緣而生，即非自有者。

2. 既依緣而立，即非孤立也。

3. 緣變則不得不變，故非常住矣！

「空故不生滅」：這不生滅，不是指不存在或不變化的意思。而是說：既無個體的存在。變化也不可能「從無到有」或「從有到無」也。

「常住寂靜相」：這話我認為是有「瑕疵」的，何以故？相必流轉變化，云何稱為「寂靜相」呢？

然而若改為「寂靜性」，殆可也！何以故？空性，乃不動也。

法不自他生，不共不無因；觀是法空性，一切本不生。
諸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無因生。

自生，云何有此義？生與不生，竟有何差別？

他生，生即非他。否則一切是他，豈有生與不生的差別呢？如父母，非同於路人。

共生，既個體不成，云何成共？

無因生，破壞一切因果法則。

「一切本不生」：既以上四生，都不可能生，也無有其它生法可得；故結論必一切法，本不生也。不生，亦如前之「空故不生滅」所釋。

以上乃闡釋：一切法空。

我不即是蘊，亦復非離蘊，不屬不相在，是故知無我。
眾生都執著「有我」，且認定我是「實有．孤立．不變．能主宰」者。

然而這我，究竟存在那裡呢？

首先，我者，不即是五蘊！因為諸蘊乃從眾緣而有，故非孤立與不變者。當也不能主宰。

其次，離卻五蘊，又有什麼可稱為「我」的呢？如離五蘊，而有我者；五蘊與我，就失去關連。那就算有「我」，也與此身心全不相關；甚至無法察覺其存在與否！

還有五蘊與我，也非相屬或相在。相屬如部下附屬於長官，相在或五蘊在我中，或我在五蘊中。

既以上皆非，結論乃：唯「無我」而已！

若無有我者，何得有我所？諸法性尚空，何況於彼我！
所謂「我所」，即與「我」相關的一切。

以上既悟「無我」，即亦無「我所」矣！

其實，既一切法空，云何「我．我所」會不空呢？

法空與我空，本是可一以貫之的。雖法空，範圍較廣，涵義較深；我空，範圍較窄，涵義較淺。但絕不會彼此衝突．矛盾的。

然何以原始佛教多闡述我空，而少申論法空呢？

以能直切入解脫道故，而非不明法空也。

惑業由分別，分別由於心，心復依於身，是故先觀身。
「分別由於心」：我們常說，心有心性和心相。此既以分別而生惑業者，當是指心相也。心相，就凡夫而言，即是妄識爾！

「心復依於身」：以妄識常與色身，相關互動。故很多人都錯以為「此識心實居身中」。事實上，有形的才能居身中，無形的云何居身中呢？

或問：如人命終，阿賴耶識捨身而去投胎，不就為因其本居身中嗎？

答云：既能捨身而去投胎，就為它本來不在身中也。若本即在身中者，應隨四大而分解腐敗，云何能去投胎呢？

事實上，很多人乃以色身為匡限，故識心只能圍繞著色身打轉爾！如狗繞著柱子跑，能跑多遠呢？

如前五識，如食衣住行等需要，如男女之欲．安全感等，都跟色身有關也。

「是故先觀身」：於是若放不下色身者，煩惱負擔便無窮無盡矣！

是故先觀身，非觀身之常．樂．淨．實也。而是觀身之無常．苦．不淨．幻化不實也。

以觀而能放下．出離。

無我無我所，內外一切離，盡息諸分別，是為契真實。
「無我無我所」：這無，既可以是「形容詞」，也可以是「動詞」。

從因緣法去分析，而確認本無我．無我所；這「無」是「形容詞」。見道位。

從本有我．有我所，使之變無；這「無」卻是「動詞」也。修道位。

「內外一切離，盡息諸分別」：「動詞」的「無」，即是「內消」也。如剝芭蕉，從外向內捨，盡捨一切分別妄識。

「是為契真實」：妄識消盡，真如現前。譬如一杯濁水，如何能使之清淨？

真實無分別，勿流於邪計！修習中觀行，無自性分別。
「真實無分別，勿流於邪計」：雖修行到最後，以證得「無分別智」為了義；卻不可落於外道．凡愚的「無分別」。

云何為外道．凡愚的「無分別」？如土木頑石的「無分別」。如禽獸唯以本能反應的「無分別」。如凡夫睡著．昏迷．無記時，為「無分別」。還有外道修定．得定時，亦「無分別」也。

若以此為「無分別智」，即流於邪見．妄執。

「修習中觀行，無自性分別」：故真正的「無分別智」，當是從緣起而確認諸法為無自性；再從消除自性見．邊見，而能證得中觀─即不二法門也。

否則，豈得先「聞思」，才能證得「無分別智」呢？

事實上，非只是外道．凡愚會有「無分別智」的邪計；也包括很多學禪．修淨者，會有「無分別智」的邪計。

如修淨土者，以為只持名號，而不必深入經教，就可一切順遂；然而雖表面上持的是佛名，心中想的卻多是凡愚和外道的執著．邪見。這能往生淨土嗎？

同理，學禪者以為只參個話頭，而不必深入經教，就可守株待兔，等著開悟；然而雖表面上參的是話頭，心中想的卻多是凡愚和外道的順向思考。這可能開悟嗎？

還有很多開口．閉口，不離「安於當下」者亦然。

因此，《維摩詰經》於不二法門品，最後竟以：

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：「我等各自說已，仁者當說：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？」時維摩詰默然無言。文殊師利歎曰：「善哉善哉，乃至無有文字語言，是真入不二法門。」

收尾，豈非將引起錯解矣！ 

以無性正見，觀察及安住。止觀互相應，善入於寂滅。
「以無性正見，觀察及安住」：以諸法無自性的正見，而作觀察．思惟．確認。待確認已，即安住也！住於正見─十住位。

「止觀互相應，善入於寂滅」：待住後，再有十行．十迴向。十行者，止觀雙運也。迴向者，內消爾！以內消故，才能證也。

證什麼呢？證「無分別智」也！

善哉真般若！善哉真解脫！依無等聖智，圓滿諸功德！

以上所說的「無分別智」，才是真般若，才能真解脫，也才能圓滿諸功德。

云何能圓滿諸功德？其實，只是說「無分別智」，似還不夠！故得再加上「無功用行」─心雖不作意分別，但猶能對境反應─說法度眾，應病與藥；故能使福慧，趨向更大的圓滿也。

以此而能從初地，進趨二地．三地，等覺．妙覺等。

